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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交通银行总部和上海证劵交易所筹备委员会主席、交通银行董事

长李祥瑞 （中）及其助手们讨论股市的建立和发展。

2. 为深圳股票交易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联合举办

的讲习会上作全天演讲。

3. 为广州总商会作演讲，（左起沈南山副会长、我、方文瑜会长）。

4. At the gate of Shanghai Security Exchange when visiting (作者）

5. 在上海证劵交易所会见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左）。

6. 受原上海市市委书记汪道涵接见（左起第四位）。

7.为中国银行作演讲。

在交通银行总部与上海证劵交易所筹备委员会主席、交通银行董事长

李祥瑞 （中）及其助手们讨论股市的建立和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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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美国来

———参加上交所开业典礼所遇所感

□

邱晓

争接轨：在广州被“绑架”

我的班机先在香港降落。 第二天

一早，我先去集团的亚太中心赴约。两

位主管和我交换了对中国经济的看

法， 表达了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浓厚

兴趣，并为我准备了必备的资料。马迪

维拉瑞尔主任带着浓厚的伦敦口音

说，此行“一定十分有意义。 ”

当天下午，我搭乘去广州的火车。

车厢里窗明几净， 窗外尽是农田和工

厂。 好多年没见过这番景象了，我一下

子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到了广州， 爸爸中山大学的老校

友李护叔叔来接我， 并热情地邀请我

到他家去住。不料第二天早上，就有一

辆白色轿车停在李叔叔家门外， 说是

来接我去广州总商会， 要我讲讲纽约

的股票市场。 我马上说，这怎么行，我

讲不了。李叔叔劝我去看看再说，我们

就一起上了车。到了广州总商会，先见

了总商会领导。 方文瑜会长笑眯眯地

说， 今天我们就是想听听你讲讲纽约

的股票市场。

我急了， 说这是资本主义东西，

在这儿讲不得。 方会长笑着对我说，

放心吧，现在的国情和你走的时候不

一样了。 随后，他们带我进了会议厅。

天哪，这哪儿是座谈会呀，大厅正面

挂着红色横幅，上面写着“证券市场

交易及其管理模式”。 讲台几乎被上

千人围着， 后面还架了很多照相机、

摄像机， 我的头嗡地一下子就大了。

方会长坐在主席台正中，让我坐在他

旁边。 他的开场白我几乎都没听进

去，只听到一句，邱先生是从美国来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的，途经此

地，我们广州近水楼台先得月，先请

他作个报告，介绍介绍……。

我在脑子里迅速搜索了一下，理

出了几条提纲， 并摆出从美林亚太中

心带来的资料，一层一层地展开。当演

讲结束，立刻就有一群记者围上来，其

中竟然还有香港文汇报的记者。 消息

真是快！当我应付完，满头大汗地上了

车，跟商会的领导们一起去吃饭。心里

却直打鼓———这一下不知道会给爸

爸、妈妈捅多大的娄子，以后再来运动

他们又要挨整了。 席间， 方会长告诉

我， 下午还有一场， 这让我心里毛毛

的，天，这个娄子不知要捅多大！

广州暨南大学是早已闻名的华

侨大学。 亲眼目睹，确是一座美丽的

学府。 管理学院的王光振院长和经济

系的王富初主任接见了我，介绍了学

校的情况，并说，这里的学生都来自

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今天是星

期六，一般上午下了课，同学们就都

回去了。 可是今天听说你来讲美国的

股票市场，他们早就来等候了。 当我

们走到一个大教室的窗外，果然见里

面坐满了几百个学生， 见我们进来，

都安静下来。 我依然采取层层剖析的

方式，讲了大约两小时，然后一一回

答同学的问题。

就这样忙碌了一天， 晚上筋疲力

尽地回到了酒店。第二天，在去白云机

场的路上，我的心里还在打鼓。

到了北京， 想不到爸爸却非常高

兴，说你在广州的表现我们都知道了，

他还说要带我去见他的一个老同学。

这时，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车子竟开进了中南海！ 国务院经

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季崇威和几位领导

接见了我们。 他一见面就对我说，你在

广州一炮打响， 现在还有许多活动等

着你。 然后，他和我谈了许多关于中国

经济改革的事情。随后几天，国家经委、

中国银行、 经贸部和其所属的

30

多个

国家进出口公司、 一些北京市企业和

院校、 中山大学校友会等相继邀我演

讲。 我的胆子也放开了。 而此时，广州

那边还几次给我爸爸来电话， 要求我

回美国时再在广州停留一天讲一场，

说是市长要亲自听听，认为很有意义。

封与开：股市40年大变迁

上海证券交易所坐落在黄浦江附

近的黄浦路

15

号，是一幢欧式建筑。尉

文渊总经理在百忙中单独在办公室接

见了我， 介绍了交易所的情况。 几年

后，他出差到纽约，还联络到我。 我问，

你还记得我？ 他说，怎么会忘记呢，你

是第一位从美国来我交易所访问的代

表。尔后，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委员会

主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

(

那次回

国就是他和另外两位副主任发来的邀

请函

)

，在交通银行接见了我，讲述了上

海证券交易所筹建的前前后后， 讨论

了上交所的经营和发展， 并和我探讨

了

B

股的发行问题。说是打算六个月后

B

股上市，问我的意见如何。

我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公司的经

营和利润只有一个，而在同一个市场

上使用两种货币来交易两种股票，这

将产生两种供求关系，结果会产生两

种不同的价值。 这在理论上不通，在

运作中也很不好实行，而且还可能引

起外汇市场混乱。 他说，我们需要外

资，但又不能让外资和我们在同一个

市场上操作，否则，我们的老百姓会

吃亏。 我们创造一个

B

股市场，让大鼻

子和大鼻子去炒， 盈亏在他们之间。

我走后半年，

B

股果然开市。 今天来

看，

B

股的历史作用快要完结了。 如

今， 中国已经拥有丰厚的外汇储备，

不再像

20

年前那样两眼紧盯外资了。

又有车来接我们，说是去市府，我

已经不再感到惊奇了。 那天见了汪道

涵和他的顾问们。 汪道涵给我的印象

是他很健谈，很喜欢讨论经济理论，他

和我侃侃而谈经济和市场机制， 希望

我有空多回来聊聊。 临走时他还半开

玩笑地说，

40

年前，部队包围了上海股

票交易所， 你父亲参与封闭了这个交

易所，

40

年后，儿子从美国回来庆贺新

的交易所开幕，真是一代人的变迁啊！

我父亲表示确实如此。这一来，我心里

更有底了———原来， 中国的改革开放

已经允许和市场经济结合。

又回到了广州，广东人的盛情让人

难忘。 这次上了白云山。 制药厂的大门

口挂着热烈欢迎的大红横幅，市领导、厂

领导们都在门口迎接。 研讨会是在市体

改委主持下进行的。 那时的人对新生事

物的渴望让人印象深刻。交流中，许多人

表露出强烈的愿望，希望也能在广州成

立股票交易所。

冷变热：新兴市场扬帆起航

最后一站是深圳。 由深圳证券交

易所、 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信托投资

公司联合举办讲习班， 由我给金融业

几十位专家介绍国际证券市场行情、

操作和管理。 讲座由禹国刚

(

深圳证券

交易所副总经理

)

主持，他不时和会场

中一位白发老人用日语对话。 后来听

说，他是留日回来的，在日本取得证券

经纪人执照。 那位白发老人也是从日

本回来的， 以前曾是民国时期上海股

票交易所的一位经纪人。 当时我对深

圳的印象是越来越接近香港， 居民人

口都是各地移民，各种方言都有，高学

历者比比皆是。

中午和几个单位的老总一起吃

饭，王健

(

深圳发展银行董事长

)

介绍了

股票发行的曲折经历。 由于股票还是

新生事物，市民们不懂，因此发行难度

很大， 深圳发展银行作为第一批在深

圳上市的五家公司之一，无人问津。他

说，我这个董事长成了推销员，整天在

外面介绍股票。后来没办法，就去见了

市委书记李灏，反映情况。李书记当即

解囊，拿了自己的钱买了他的股票，并

发文要求科长以上的领导干部带头买

股票，支持股份制改革，这样一来局面

就打开了。以后深发展的股票飞涨，人

们才开始懂得股票的价值。

晚上， 李灏带了随员来酒店看我

们。 说起证券交易所，他对我说，你去

给他们好好讲讲美国的办法和规矩。

人家怎么搞的，让他们好好学学。

第二天，禹国刚带我们去参观深

交所。 一走进大门，大理石的迎风壁

上盖着一块大红布。 他伸手揭开那块

红布，露出几个烫金的大字———深圳

股票交易所。 他笑着说，我们就等着

中央批示一来，就把这块布拿掉。 走

进大厅，里面已经在交易中。 交易厅

不大，墙壁上全是大屏幕，几个人坐

在屏幕前看盘，五只股票在交易中。

后来，我们又参观了一家证券公

司。 营业厅的门外，坐着一些股民，和

他们聊起来才知道， 他们早上五点，

天不亮就来排队拿号买原始股，说是

拿不到前五个号就不可能买到股票。

这和早先王健推销深圳发展的原始

股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股民已经懂

得股票的机会。 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

60

年代，想要买只鸡，也要起早摸黑，

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菜市场门口去拿

号排队。

大楼的天井中还挂着一条醒目的

标语，上面写着，严厉打击场外非法交

易。为什么股票还有场外交易？走进营

业厅，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布告说，今日

股票每户出售最多不得超过

1000

股。

一位证券公司的领导说，几天前，这里

也贴过一张布告， 每户购买股票最多

不得超过

1000

股。 难怪会出现股票场

外交易，原来是流通有限制。 今天，中

国的证券市场规模和流通状况已经远

远不同于

20

年前了。 虽然它还是一个

新兴市场，但已经不是市场的新兴。

回到纽约， 美林集团国际部汉瑞

森主任高兴地说， 我们正等着听你在

中国的故事呢。当我一一作了介绍后，

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建议公司在中

国建立机构，开始投资，拓展业务。 他

们非常兴奋， 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中

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兴起， 所以表示要

认真研究开拓中国的业务。

股市让我和父亲成了“同学”

□

阿奎

我当股民， 大约在上海交易所

成立前后， 被人糊里糊涂拉去开户

买了几股电真空。 其时父亲刚刚退

休回家，一提起股票，他吃惊道：“那

是解放前大鱼吃小鱼的东西， 现在

怎么会有？ 赶紧扔掉！ ”我很长一段

时间不在上海， 与父亲好多年不交

流，彼此有些陌生和隔阂。父亲性格

固执，上世纪

80

年代商业开放，他蔑

视为投机倒把，直到商品丰富了，买

东西也不用凭啥票了， 才肯承认商

业开放是好事。对股票，他开始也固

执地认为与彩票没啥区别， 那是赌

博。当时我对股票也一窍不通，不过

没有“赶紧扔掉”，反而兴致勃勃地

加入了炒股大军。

但我和父亲关于股票的 “争

吵”随即展开。 父亲反对搞股份制，

“一搞股份制，股东就成了老板，工

人阶级都成了打工仔，这像话吗？ ”

嘴上愤愤不平， 可我想买股票，父

亲还是早早地起床叫醒我，让我去

排队。

1991

年股价放开前，要买到

股票如同博彩，必须天不亮就去证

券公司门口排队拿号，拿了编号经

过两三次点名， 才能领取委托单，

委托进去就石沉大海，一天也没成

交几股，都是大户为了吊涨停板抛

一两股进行“对刀过户”，落到小散

户头上，那是中了头彩。 父亲天天

反感这种博彩式炒股，却又天天早

上叫醒我去排队，甚至有几次自己

替我去排队拿了编号。 “抢什么人

生的跑道？ 买都买不到，这是跑道

吗？ 简直是歪门邪道！ ”替我排队

时，父亲就这样发着牢骚。

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月， 我和父

亲坚持不下去了， 天上偶尔掉下的

“馅饼”也没砸到我头上。 后来股价

放开了，手里有了股票，父亲为我买

来了看行情的望远镜和接听行情的

收音机（那个年代，这是炒股者的基

本装备），这让我有一点“上阵父子

兵”的感动。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父亲以前

工作的单位倒闭了。 这是一家规模

不算小的国营企业。 这对业已退休

的父亲生活影响不大，心理冲击却

不小。 父亲郁闷了许多天，看报纸

时对经济方面格外关注。 “股市真

能帮国企解困么？ ”有一天他问我。

我没法回答他， 那时我只关心涨

跌，并不关心经济。 “报上说，企业

在股市里弄到钱，不用还的。 ”“是，

出钱的股民成为企业的股东， 工人

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结束啦。 ”我故

意气他。 因为股市能帮国企解困，父

亲才真正地关注起股市来。“为什么

有些股票加了‘

ST

’、‘

PT

’？”父亲问。

等我解释这代表连续两年亏损和即

将退市后， 父亲连连说好：“就像以

前的朝代，犯人脸上烙个字，一看便

知。 ”沪市第一只退市股票

PT

水仙，

是父亲告诉我的。 “老百姓的血汗

钱哪，就这样没了，看来有些国企

根本不应该给它解困。 水仙电器在

上海家喻户晓，唉！ ”一声叹息，有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 有了为国

企解困的“功劳”，父亲对股市就刮

目相看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我和

父亲发生了两次激烈“争吵”。年初时

他指着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发怒道：

“这是什么专家教授， 居然说中国股

市是赌场！ 全国人民搞一个大赌场？

怎么这样胡说八道！ ”当时我在股市

里深套，没好气：“国家收的印花税比

上市公司分红还多， 这是投资市场

吗？就是赌场！ ”那年年底，他对许小

年大发不满：“我在散户厅里听人

说，有个海归派姓许的叫嚣，股市要

跌到一千点，必须推倒重来。 跌到一

千点就跌到一千点， 推倒重来怎么

可能？ 这是过家家吗？ 这是历史！ ”

父亲显得很气愤。 “股市都成了取款

机了，上市公司、政府、机构拼命圈

钱，这叫什么投资市场？ 还不应该推

倒重来吗？ ”我当时毫不相让。 和父

亲最后一次“争吵”是关于国有商业

银行改制上市。 “政府连银行也不管

了，以后倒闭可惨了百姓。 ”父亲很

不满也很失落的样子。 “不是不管，

是政府退出市场。 ”“还不一样，银行

一倒闭，连存款也拿不回来，太可怕

了。 ” 这一次父亲的失落盖过了不

满，不住地嘀咕。

自那以后， 父亲只要有精神就

跑股市，去散户厅跟人聊天，每天都

关心着股市的涨跌， 似乎天天担心

着银行倒闭的可能性。 我每次回家

就和父亲讨论股市、讨论中国经济、

讨论改革开放。 将近

20

年，因为证券

市场， 我们父子间说了许许多多的

话，彼此也渐渐地走近了，不再有陌

生和隔阂。

去年父亲走得很突然，他的人生

似乎一下子被打到了跌停板，随即摘

牌退市了。 弥留之际，有一次父亲猛

然意识清醒地问：“现在几点啦？”“两

点半。”母亲在边上说。父亲一个劲摇

头，我明白了，看了看手机回答：“突

破

3000

点了。”“上升通道。”这是父亲

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整理父亲遗物

时，发现了他的股票账户，里面只有

2000

股工商银行股票， 成本价在

4

元

出头，估计是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买

的。 今年清明我第一次去扫父亲的

墓，我告诉他，股票解套了。同时也谢

谢他， 陪我走过近

20

年的股市经历。

对于同是在计划体制下长大的父亲

和我，

20

年的资本市场使我们成了

“同学”，除了养育之恩，父亲又给了

我“同学”情谊。

吹出一个“股剩客栈”

□

林鹏（一扔就涨）

2007

年春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被股市折磨

了十年亏了九成的我，突然决定吹一个“牛”。 虽

然本人生平吹牛无数，但当时也没想到那个牛皮

竟然最后吹成那么大，大到四年后的今天，我的

生活还被那个牛皮所影响着。

“刚吃完午饭，是四块一份的盒饭，我对自己

太残忍了。 因为昨晚临睡前我突然做出一个非常

悲壮的决定，以后我的伙食必须与股票的走势成

正比……”

一篇《

2007

，与众菜鸟们共战股海！ 》就这样

开始在百度股票贴吧登场，署名：一扔就涨。

每天吃完晚饭，我就固定上网吹牛，没想到一

天天过去，捧场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后来搞得几乎

所有的财经论坛都在同步直播，弄得满城风雨。

这下坏了，压力太大了，一停吹就要被世人

授以光荣的“太监”称号。 所谓头可断，血可流，饿

死事小，失节事大，从此不管刮风下雨，感冒发

烧，我都不敢旷工偷懒。

这个超级大型的牛皮，一时也惊动了许多财

经媒体争相报道。 谁也不知道这个帖子的背后，

到底是哪根“葱”。 就这样坚持吹了三个月，我终

于将帖子结束，这个大牛皮竟然最后整理成股市

小说———《股剩是怎样炼成的》，出版发行了。

原本以为，这仅是我漫长股市人生中的一段

插曲，一阵喧嚣之后，我依然上我的班，炒我的股

票，写我的博客。

可是， 我的生命里却因此突然多了一大群

人。 帖子连载的三个月，正是这些因帖而来的股

友网友们自发形成的群体，不断地支持我，才让

我坚持写到最后。 我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冷

饭”（扔

FANS

）。

帖子结束了，这些曾经的支持者却不离不弃，

怎么都赶不走了。大家建立了很多个群，每天聊股

票，聊人生，吹牛，八卦，乐此不疲，甚至还筹建了

个股剩希望工程基金，专用于资助灾区贫困学生。

一晃四年，一次无意的冲动，不仅改变了我

的人生，同样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陆陆续续，

不断有人加入，这个“冷饭”大家庭越聚越大。 其

中，有怀旧的，有满怀希望的，有高手，有菜鸟，有

成功的，也有破产的，天南地北的人有因此喜结

良缘的，有因此成为莫逆之交的。 每个人在他的

股市人生中，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而加入了这

个大家庭后，又一起谱写着一个新的故事。

我生活在厦门， 大家在相识相交三年后，决

定把厦门作为第一次聚会的地方。

2010

年

5

月，各地的“冷饭”相约在厦门海边

聚会，大家把酒言欢，海喝狂吹，述说着各自股市

中的悲欢和体会，回忆着这几年大家一起走过的

日子。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大家无奈挥手告别，

相约明年再聚厦门。

或者是相逢的喜悦和散场的不舍反差实在

太大，大家决定在厦门海边，建一座股剩客栈，

作为每年的聚会之用， 接待各地来厦门游玩的

股友。

经过大家三个多月的努力，在厦门美丽的环

岛路海边，一幢前看海，后靠山，天下独一无二的

以股市为主题的客栈，终于新鲜出炉了。

手绘的大盘二十年

K

线图， 从客栈一楼沿着

楼梯一直挂到四楼，每一次上楼看到，都是那样

触目惊心， 似乎能从每一根

K

线中清晰地看到那

天的自己，感受当时的心情。

每间客房都以不同投资家的名字命名，从杰

西·利弗莫尔到彼得·林奇、巴菲特，相应地，房间

内，放置着他们的简介和著作。

二楼客厅，两墙的书架上，摆满了大家捐赠

的股票书，很多书上密密麻麻的写着曾经的主人

阅读时的心得体会，似乎也记载着每个人的股市

故事。

有一个，曾因炒股破产，家庭离异，最后又在

股市中东山再起，拿回了曾经失去的一切。

有一个，曾经三度爆仓，最后找到了不败的

秘诀，总结出属于他自己的理论。

有一个， 在他亏光家里所有钱的那天中午，

不动声色地回家吃饭，而他的夫人一无所知。 一

年后，十年一遇的大牛市，他又连本带利地杀了

回来。

有一个，只看《人民日报》做股票，党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从不失手。

还有一个我，十年炒股亏了九成，一买就跌，

一扔就涨，最后却因吹牛而扬名立万于股市。

有的人由幸福在股市中变成了不幸，有的人

从不幸，却在股市中找到了幸福。 这是一个凝聚

太多人梦想，也同样让太多人梦醒的地方。

股剩是什么？ 股市中剩下的那些人。

客栈的每个角落，都挂着股市中的经典笑话

和搞笑图片，不定期更新着。 在股海中沉沉浮浮，

每个人几乎失去了自己，为何不开怀一笑呢。

如果你在客栈吃饭时， 盘里的青菜只有一

根，不好意思，因为它的菜名叫“一字涨停”。 如果

给你上的鱼，没有了鱼头和鱼尾，别怪厨师偷吃

了，不好意思，因为它的菜名就叫“投资哲学”。

天台上，我们又特意搭了一个观海阁，为每

次聚会谈股论经的最佳场所。 观海阁边立着一面

墙，每个来过客栈的股友，离开时都要写下一句。

他对股市的最终理解或者最深的希望， 钉在墙

上，号称“股墓遗书”。

天台上还有一面思过墙，挂满了大盘每次重

要底部或者顶部当天的分时图， 每每看着这些，

心中便难以抑制的感慨和伤感。

起起落落，来来往往，股市是什么，人生又是

什么？ 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追问。 我在股市中得

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如果没有股市，我的人

生又会是如何？

远远看到那一幢白色的房子，走近了便看到

门上那块招牌：股剩客栈。

再到跟前，只见门前上联：股市就像一条河，

下联：人生就像一条狗。

20

年前的中国， 证券

业还是一张白纸， 而如今

的证券业已是红红火火。

当年有多少人能料到这

块金融贫瘠的土壤，竟能

孕育出这畦五彩缤纷的

繁花？这也让我忆起

20

年

前的冬天，我代表美林证

券， 应邀前往只有

8

只股

票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

所出席开业典礼的往事。

当时的中国已经走上改

革开放的道路，许多人开

始接触西方的东西，对股

票充满好奇。但中国人在

华尔街做股票经理的极

少，所以，我一回国，就成

了众人争相取经的对象。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尉文渊（左）会谈。

在上海市时，受汪道涵（左起第四位）接见。


